
薇薇安的日记 — 十月 

 

十月：为了协助宣传我个人传记的出版，我同意接受一些访问。 
 

1日，星期三- 滚石，蕾纳塔.莫侯透过电话采访。 

14日，星期二- 女人时光，接受珍妮.默理采访。 

15日，星期三- 
卫报，在却尔西市政厅进行有观众在场的公开访问，由黛博拉.奥尔
采访。 

17日，星期五-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第三电台的私房古典乐（Private 
Passions) 
节目。由麦可.伯克利采访。他们对访问的结果感到很满意，并希望
能把它排在圣诞节期间播放。 

我很开心能和这些采访者对谈，我喜欢他们所有人。尤其是黛博拉.
奥尔，我从她那儿感受到额外的支持，不过回过头来，她采访的时间
也最长。她是个冷面笑匠，既风趣而且又聪明。我在这些访问的谈话
有个共同点，在采访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，但后来注意到了— 
原来，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背后的推动力到现在还是一样的
：我想了解这个世界，不为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世界本身就很有意思，
而且我还想运用这些知识让世界变得更好，让大家都享有和我相同的
机会。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个国家，而且真的很喜欢英国的气候与
四季。我同时感到庆幸的是，在我的童年时期，孩子们并没有被宠坏
，或是因为种种消费性商品而分心，因此我能深入地培养自己的兴趣



，随后成为一个艺术爱好者。 

10月1日，星期三：晚上，彼得邀请我到老维克戏院看克莉斯汀·史考
特·汤马斯担纲演出的伊莱克特拉。她曾说过：「在死之前，我将演
出伊莱克特拉。」 
眼前这场表演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的精华之作，虽然我个人不怎么喜
欢，但可以预见她的演出将获得如潮佳评— 
女主角在戏中是如此地疯狂，整出戏里我只同情了她一次— 
那是在伊莱克特拉倾听她所深恨的母亲陈诉心声那一刻。这角色整体
的造型很到位— 
被虐的形象。她是燃烧着的愤怒之火，完完全全地浓缩而集中，聚焦
的程度强到当她移动的时候，只能跺着脚走或甩动身体。我觉得这有
点儿过了，这样的角色也需要有平静的时刻。 

因为母亲谋杀了父亲而必须杀掉她为父亲复仇，这是伊莱克特拉她弟
弟的责任。而毕竟母亲谋害父亲的理由之一，是因为这父亲牺牲了他
们大女儿（也是伊莱克特拉的姐姐）的生命。 



 

伊莱特克拉大概是这戏里最困难的角色，因为她把所有的热情只倾注
在 
「怨恨」，然而光只有这个焦点是不够的，她还需要其他的视角— 
客观的要有，主观的也要有。她可以在情感层面上成为这角色的同时
，也带给观众理智层面上的体会。她还需要把自己的内在 
「形象化」 。 

演员本身对角色的理解是成功诠释一个角色的核心要素。演员怎么想
，观众就会怎么想。他需要熟知剧本及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深意，才
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举手投足之中所要表达的意思。演员要考虑的不只
是一出剧在被创造当时的时代意义，还有这出戏在当今社会的评价。
演员本身的意识能够有效地将观众带入情境，同样的，透过观众的眼
睛，演员能看到自己。 

如同其他形式的艺术，剧场是对人生的模仿：它不是真的。 

我的理论是，现在的演员因为看太多电视剧以及电影片，认为表演就



是要真实，而且只专注于和其他演员间互动的关系，反而忘了自己也
需要对着观众表演。我认为剧场就要有剧场的样子，它必须要是人造
的（＝由艺术所造），而且要比真正的人生更广大。 

10月2日，星期四：受菲利普·布林之邀，到位于基尔本的三轮车剧院
看他所执导的 「真实的西部」 
，这出戏是七〇年代山姆·谢泼德的作品。 

 

1971年5月，派蒂·史密斯和山姆·谢泼德在却尔西酒店的合影。1971年我第一次造访纽约时
就是住在这儿。 

安德瑞亚和我搭地铁去，接着走到基尔本的商店街，我们挺享受这段



路程的，我不认为我以前曾在这地区散步过，大概是因此而感觉有些
儿不同吧。一位和我们同站下车的女士认出了我，她说她认得我的板
栗项炼，苏格兰公投前夕，她在电视上见我戴过这条项炼。她还说她
本来不希望苏格兰独立，但她后来改变了主意，因为 
「那些政客要的只是属于他们的政府，根本不考虑我们人民。所以我
对苏格兰说 『好，独立吧！』 」 
我觉得这位女士很棒，她已经真正体会这场公投的利弊以及激励人心
之处— 好现象。 

今晚的戏是极妙的一出戏（等它下次在伦敦西区演出的时候我会通知
你们的）。这出戏呈现了美国梦的种种缺失，即便是七〇年代的作品
，用以呈现今日的情况仍旧是若合符节的。谢泼德真是个伟大的剧作
家啊！荒谬的情节 — 疯狂地令人难以预测。现场布景 — 
一个小厨房，外加一片蓝天。演出 — 
令人难以言喻！尤其是尤金·奥黑尔的演出。谢啦菲利普，这么适切
地呈现了这出戏的悲惨性质！ 

10月6日，星期一：依恩·凯利邀请我们到到涂鸦吧喝几杯，并且分享
他今天早上特别为我们烤的蛋糕。他想要向所有在他为我写传记时和
他谈话并给予他帮助的员工道谢。 

10月7日，星期二：在马克俱乐部举行新书发表会。皮卡多把我们关
于终结资本主义的传单夹进书的前页，这几页在再版时会包含在传记的
整体内容一起印制。真希望当时在英文和德文版出版之前，我就及时
想到这一点。书本封面我的肖像是于尔根拍摄的，整个给人的感觉是
觉得这是本重要的书。 

我很开心在会场见到很多朋友。贝拉（佛洛依德）告诉我黛比（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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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尔）前一阵子去世了。我无法一一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在演说的时
候，我特别选洁莉·霍尔来谈，同时让大家知道，他们每个人在我心
中都和洁莉一样地棒。洁莉是个完美的女主人，她有本事让每个人都
觉得自己很特别，我们已经开始期待她的感恩节派对了。演说中我谈
到她刚开始为安德瑞亚和我走秀的时候，她只是清描淡写地对兴奋的
媒体说：「我先生帮我找的工作。」 
（那时米克在一场派对向我提议让他的夫人做我们的模特儿）洁莉让
他们感觉我比她还重要。那时她先喷了点儿香水，然后光着脚上台展
示一件满是滚边薄纱皱摺的礼服。一次拉链卡住了，几乎得拆了她的
手臂才能让她穿上或脱下身上的衣裳。（如果你当时也在场，就知所
言不虚！）我们一起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尚时光。 



 

10月8日，星期三：娜欧米·克莱因在牛津进行一场演讲，主题是关于
她的新书 「气候危机改变一切」 
。娜欧米希望由我向观众介绍她，因此我和辛西亚到那儿与她碰面。
因为我们对于采取立即行动以拯救濒危的地球这个主张的共识，彼此
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互相联系。娜欧米的先生艾维·路易斯即将完成的
同名纪录片传递了与这本新书同样的讯息 — 
如果我们能够面对并处理气候变迁议题，这样的行动会推动着我们去



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一个我们真正想要的世界。影片中特别强调
了那些已经开始这么做的人们。停止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，由重新思
考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开始，每个人都需要做出改变。当今的世界
，是个由1% 施压者与99% 被压迫者所组成的世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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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没找到时间读这本书。在这儿我附上我的朋友贝琪在2014年9月

20日寄给我的，一篇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很详细的书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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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记为[5]的书评段落里认为娜欧米这本书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充分定义
资本主义。还有如果她是个反资本主义者，那她又如何为这身份下定
义？以我个人而言，我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回应了这个质疑。（你们
可以从10月16日我给天波尔·都铎的回复或从 「终结资本主义」 
这篇分析里了解我的想法。）我认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，通
常它也被指称为 「贪婪」 
。对娜欧米和其他指名道姓地纠出这个敌人的朋友们，我能表达的只



有感谢。 

在另一篇书评里，娜欧米遭到攻击的点是 
「不相信资本主义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」 
，他们说：「她错得和马尔萨斯一样离谱。」 
像这样的批评也被用来对付罗素·布兰德，他们是这样说的：「难道
他不知道资本主义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穷吗？」 
似乎有一段时间马尔萨斯的学说被证明是错的，因此在这里我摘录了
伯特兰·罗素在 「自由与组织」 
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以针对关于马尔萨斯的争议加以说明。现在，可
悲而显而易见的是，在资本主义已经逐渐走到终点的此刻，马尔萨斯
的预测看来是再正确也不过了;然而，当科技被运用于解决人类生存
真正的需求时，马尔萨斯的说法是有可能被推翻的。为什么这些脑袋
空空的记者只知道引用过去的说法？他们也许认为自己知道些什么，
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！ 



 



 

 
既是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的伯特兰·罗素，照片中的他在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的终点，也是

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，准备对群众进行演说。（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的主轴是反核） 

10月10日，星期五：安德瑞亚与我到巴比肯中心观赏首席女主角乔
伊丝·迪多纳托演出韩德尔的歌剧 「阿琪娜」 
。这场表演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，这表示舞台上没有布景，但是却有
交响乐团；演员也不会穿着戏服，而是穿着自己选的服装。我们特别
参考乔伊丝在这歌剧中的角色，为她设计了一款晚礼服。女主角阿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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娜是一位女巫，她迷惑了英雄鲁杰罗，把他留在属于阿琪娜的岛屿一
起生活。在岛上，阿琪娜把人类变成各式各样的动物。鲁杰罗的爱人
为了拯救他而假扮成男人来到岛上，在这情形下，其他角色之间的爱
情关系也产生了变化，举例来说，另一位女士抛弃了自己的伴侣，而

爱上鲁杰罗的爱人，以为她是个男的。 

 

我们为乔伊丝设计的晚礼服完美地衬托出这个角色的特色。布料的颜
色是深海绿，甚至有点儿接近碳灰色；是以银色勾勒出鱼鳞图案的锦
缎。这件礼服采用不对称的设计，低胸衣领其中的一边做成突出削尖
的形状，裙子的下摆则是上下曲折的线条。这件晚礼服由三个部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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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：第一幕 
的时候阿琪娜拥有完整的法力，不仅礼服的上半部有着巨大的蓬蓬袖
，锯齿形的裙摆也被同色调的薄纱衬裙撑得蓬松；在第二幕，当她开
始失去法力，蓬蓬袖消失了，她的肩膀也裸露了出来；进行到第三幕
的时候，衬裙也不见了，她来回踱步的时候观众甚至可以见到她脚上
的鞋子。乔伊丝的发型又是另一回事，背后与两侧的头发剪到大约半
英寸长短，上端则耸起有大约5英寸高。 

这看似奇怪的安排，其实限制了其它枝微末节的发展，只专注在提供
表达人类情感的机会。采用音乐会的形式使得站在交响乐团的前方`
并且面向观众的歌剧演员们必须同时和观众与其他演员互动，我喜欢
这样的作法。你能想象这些微妙且不断变换的情绪是如何地引人入胜
吗？它整个的将你吸引入这非凡的音乐之中！韩德尔真是个天才！ 

10月16日，星期四：参加乔在查令可罗斯路新店的开幕。他的品牌
名称是 「A Child of the Jago」 
，这一系列的设计以杰克·雪菲尔德命名。乔的设计依然受到一些罪
犯的启发：杰克·雪菲尔德是一个大胆而聪明的窃贼和越狱的逃犯，
他虽然拒绝成为19世纪社会贫穷的受害者，却免不了成为其中典型的
受害者 — 
一个23岁就被吊死的贫民英雄。乔的作品非常精采，他对所触及的每
一件事都投注了真正的关心与爱意，而这也是他成就每一项事业的方
式。关于这个品牌，乔自己最爱的一点是，他已经找到一个能完全在
英国生产所有服装的方法，这方法便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：其中一间
工厂设立在北边，本来要收掉了，但厂内一位巴基斯坦裔的工人接手
继续做；另一间是在伦敦东区，属于一个犹太裔朋友的表亲，这位工
厂主向我说明，他已经是这工厂的第四代经营者，虽然英国工人技术



的传承已不复存，他还可以聘用来自东欧国家的工人。这些衣服真的
制作精良，此外，乔搜购那些已停止生产但仍有库存的布料，并且发
挥创意，让所有的下脚料也都能派上用场。这些布料赋予衣服真正的
个性。 

 

总之，在开幕式我还遇到了爱德华·都铎·波尔（天波尔·都铎）。他曾
和性手枪乐团一起表演，也参与了 「伟大的摇滚骗术」 
这部影片，我们还一起写了 「谁杀了小鹿斑比？」 
这首歌。爱德华仍旧持续不断地创作及表演。当我递给他 
「终结资本主义」 
的传单时，他问我：「但你所指的资本主义是什么？那牵涉到很多不
同的的层面。」 
是的，这的确需要解释。如果你读了我的传单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
，资本主义最终的结果是垄断。大鱼吃小鱼，大鱼控制市场，逼使小
鱼退出商场。（史坦贝克所写的 「愤怒的葡萄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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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：狡猾的大公司以赔钱的价格贱卖水
果，因而使得小农们破产。）过去，政府有制定法律以预防商业投机
并管控并购行为，但近几世纪这些法条早被忽略，甚至被抽掉了。我
个人认为适度的商业管控对整体经济是有好处的。 

 
爱德华·都铎·波尔 

所有的生意都需要赚取利润，并建立储备资本。你可以说所有的买卖
行为都是资本主义，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管控措施，以阻止人们互
相剥削。如今自由市场已被证实是我们的敌人，因此在这儿当我们谈
到资本主义时，我们所指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。当我们对资本主义
进行抗议时，我们所抗议的是大企业。我们的政府还在提倡大企业，
所制定的政策越来越短视近利。他们无孔不入地瓦解我们的社会 
，做些像是破坏社区结构及共共服务系统之类的事，以寻求短期的利
益。为了大家真正的利益，我们必须设立这样的目标：对地球好的，
对经济也好；对地球不好的，对经济也不好。对人类好的，应该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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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也好的。 

 

 

要能永续生存，我们必须和大地之母以及她的生态系统建立共生关系
。这是有可能的，比如说，当我们进行农耕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试着生
产真正让我们吃得健康的食物，并且一点儿资源都不浪费，大地之母
也会支持我们。 

在我的服装公司里，我也试着落实这样的理念。我们的座右铭是：品
质权衡数量。（Q.vQ.) 
现阶段我们生产过量，我试着不让公司过度扩张。我的想法是要让物
有所值，给付合理的工资，像在农耕的例子里提到的，原物料必须充
分地利用：这是个劳力密集的产业，这样的产业不仅提供了从业人员
发展自身技能的机会，高品质的成品也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
自豪。我们所提供的是真正的选择：买少点，选好的，用更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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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3日，星期四：赴圣詹姆士宫参加爱丁堡公爵奖颁奖典礼。 

因为我是皇室（特别是查尔斯王子）的粉丝，因此我同意参加这个活
动。93岁的菲利普王子至今仍然每天参加3场活动（拜访慈善机构｀
各种典礼｀社团以及工作坊...等）。今天这场活动是其中他最喜爱的
，有兴趣的人不妨多了解一下。不论是铜牌｀银牌或金牌奖，参与的
年轻朋友们必须达成一些真的很重要的自我成长目标才能获奖。今年
大约有25万人获得金牌奖，从这个慈善机构创立至今，全世界已经有
好几百万人领过这个奖。 

在抵达活动会场前，我并没意识到今天他们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有多么
重要。我是4个颁奖人之一，每个颁奖人在不同的房间进行仪式，每
个场地各容纳100位金牌奖得主及他们的家人。我必须和100个年轻
人握手，并颁发证书给他们。 

我带了 「终结资本主义」 
的传单，希望有机会能分发给在场的人们。我先是向一位叫做劳拉的
年轻女士洽询，她告诉我应该没关系，但是最好和主管整个仪式的保
罗先生谈一谈，他的工作就是照看和这些奖项相关的一切事宜。我告
诉保罗：「传单的内容相当地反政府。」 
他回答说，如果我把传单交给他，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到他那儿索取。 



我的演讲主题是 「终结资本主义」 
，整体的内容和传单里的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更加强调调绿色经济的
必要性，还有年轻人透过在社群网站上倡议｀在街上游行｀采取立即
行动，是可以改变一切现状的。刻不容缓！资本主义就是问题根源。
我甚至可能还告诉他们去投票给绿党，不过老实说我不记得了。 

不论是在场的年轻人｀他们的学校老师或是家人，都很喜欢我所讲的
内容。听讲时他们神态轻松，感觉到我们的世界是有包容性的，在这
里你可以说一切你想说的话。他们向我说谢谢，听众对这些议题的深
刻关切，让我感到很开心。保罗告诉他们，这是场足以改变一生的演
说。也许这不完全吻合他当时所用的词汇，但意思大约是一样的 

晚上，辛西亚和我一起去听卫报举办的现场谈话节目，罗素·布兰德
接受欧文·琼斯的访问。 

你们也知道我很少关注一般媒体的状况，但是我确实知道一件事，我
晓得罗素在推特上有8百万个跟随者，也晓得他叫他们别去投票（这
我不赞成）。在人民议会上，他是讲者之一，他那时说：「我们必须
铲除资本主义以拯救环境。」 
我觉得罗素最棒的一点是对资本主义以及政府进行正面攻击。他是正
确的，我觉得政府才是天真而搞不清楚状况的：他们就像一无所知的
婴孩一样，还相信在幼儿园所学的一切。 

辛西亚和我正考虑要支持绿党，所以我很有兴趣知道罗素对于如何建
立一个能够帮助地球和人民的政府这件事，是不是有任何想法。我们
相信如果年轻人真的投票支持绿党，将能够促成很大的改变，但现下
看来，由于罗素的影响力，如果他持反对投票的立场，看来似乎没什
么机会鼓励他们去投票。他说：「我不投票的理由和我不吃亮片的理



由是一样的 — 因为没那个必要！」 
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，而这也是为什么人民觉得我们并没有真正民主
的原因。他们都是一样的（英国独立党也不是很重要，因为他们也是
一样的），我称他们 「一丘之貉」 。选择还是有的，你要不就选这 
「一丘之貉」 ，要不就选绿党。 

欧文尽其所能地申辩票投绿党的提议，但罗素说：「你可以这么做，
但我是不会这么做的。」 
他说他试着在做的是增加事情的强度，比如说：当政府为了赚钱而把
住在社会住宅的住户迁出的时候，他加入那些拒绝迁出妇女的阵线。
我决定问他一个问题，原先想就投票的议题与他辩论，但这不算是个
问题，所以我问他，他打算要怎么做以促成气候革命的发生。他说我
们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力，我做我的那一份，而他，做他的那一份，
每个人都做自己的那一份儿，然后结合起来，和其他人一起努力。但
我说我们应该还要多做一点儿，因为眼前的危机实在太紧迫了。 

10月24日，星期五：辛西亚｀我｀我儿子乔，和绿党的人一起去喝
茶。我们与其他的非政府组织需要形成一个牵涉到广大群众想法的共
同行动目标，我相信这个目标必须是有根据而且友善的。也许绿党的
政策可以是共同聚焦的点，他们提出的政治议程完全准确：他们反对
撙节措施，也反对水力压裂取页岩气，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前提。这
个党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行动计划。 

10月31日，星期五：傍晚到盖里克剧场观赏 「斯科茨伯勒男孩们」 
。我的朋友布鲁诺·王邀请了我以及我的另一个朋友吉赛儿。布鲁诺
的家庭从事投资方面的事业，他也投资了今晚这出音乐剧。布鲁诺并
不是特别热衷政治，但我认为现在这样的时局，每个人都应该对政治
有更多的意识，因此我也给了他一张我们印的传单。这出戏是个关于



9个黑人穷小子的着名真实故事。男孩中最年轻的仅有13岁，他们是
30年代时的流浪汉，一面寻找工作，一面搭着免钱的火车流浪。这些
男孩后来被诬控强奸罪，并因此而遭判死刑，然而最后因为强烈的舆
论压力，死刑并没有被执行。整个故事以黑人说唱团的表演形式呈现
。这些男孩很了不起 — 
他们虽然是受害者，但同时也是英雄。以黑色嘉年华呈现的演出方式
，对于处理随着情节发展而产生的情绪很有帮助 — 
一场力度很强的表演。 

 
斯科茨伯勒男孩们，从左到右：克拉伦斯·诺里斯，奥伦·蒙哥马利，安迪·赖特，威利·罗伯森
，尤金·威廉斯，罗伊·赖特，查理·威姆斯，奥茨·鲍威尔和海伍德·派特森。照片摄于1931年

3月30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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